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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苣化学成分及其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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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菊苣为维吾尔族习用药材，在我国分布广泛。目前发现菊苣中主要含有多糖类、萜类、黄酮类和酚酸类等化学成分。

其药理研究主要集中在保肝、抗菌、降血糖、调血脂和抗高尿酸血症等作用上。通过文献检索，对近年来国内外对菊苣的化

学成分和主要药理作用的研究进展进行归纳，以期为菊苣的研究开发和利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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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rmacological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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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ichorium intybus which is widely distributed in China, has been used as Uygur folk medicines for years. From the 

phytochemical view, the second metabolites such as polysaccharides, triterpenes, flavonoids, phenolic acids, and sesquiterpene lactone 

had been reported from this species. The pharmacological research mainly focused on their hepatoprotective, antibacterial, 

hypoglycemic, hypolipidemic, and antihyperuricemic activities. The present paper reviews the phytochemistry and biological activities 

of C. intybus through accessing Web of Science and multiple databases for biomedical sciences. 

Key words: Cichorium intybus L.; sesquiterpene lactone; polysaccharides; hepatoprotective effect; hypoglycemia 

 

菊苣 Cichorii Herba 为菊科（Compositae）植物

菊苣 Cichorium intybus L. 及毛菊苣 Cichorium 

glandulosum Boiss. et Hout 的干燥地上部分或根，又名

蓝菊，维语称“卡申纳”，作为维吾尔族习用药材收

载于《新疆中草药手册》[1]，其性味微苦、咸、凉，

具有清肝利胆、健胃消食、利尿消肿之功效，用于治

疗湿热黄疸、胃痛食少、水肿尿少等病症[2]。除药用

外，菊苣还作为牧草和蔬菜广泛应用，其作为保健饮

品和功能性食品也受到了国际保健食品界的青睐。文

献研究发现，针对菊苣药材的化学成分和药理活性研

究主要集中在菊苣 C. intybus 上，本文对近年来有关

菊苣 C. intybus 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研究进展进行

了总结，以期为菊苣的深入研究和利用提供参考。 

1  化学成分 

目前从菊苣中已分离得到多糖类、萜类（尤其

是倍半萜类）、黄酮类、酚酸类化合物和多种维生素、

金属元素等化学成分。 

1.1  多糖类 

菊苣中存在大量的糖类成分，如葡萄糖、果糖、

蔗糖和多糖等，其中多糖类成分中以菊粉居多，此

外还有糊精和淀粉[3-4]。 

菊粉是贮存多糖，在菊苣根中的量丰富，主要

由 1 个线性的以 C-2→1 位连接的 β-D-呋喃果糖单

元和终端为 C-1→2 位连接 α-D-吡喃葡萄糖的果聚

糖聚合而成，其分子链长度的多分散性取决于植物

的生命周期。菊粉具有不寻常柔性构象，源于其呋

喃环并非聚氧乙烯类大分子主链的一部分[5]。 

1.2  萜类化合物 

1.2.1  倍半萜类  倍半萜内酯是菊苣苦味的原因，

山莴苣素（1）、山莴苣苦素（2）、8-脱氧山莴苣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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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和 11β,13-二氢山莴苣苦素（7）是其主要苦

味成分[6]。由于日光可诱发内酯双键水合，因此，

提取菊苣中的倍半萜内酯类成分需要低温、避光

处理[7]。菊苣中发现的倍半萜类化合物可分为 3

类：愈创木烷型内酯类（guaianolide）、桉烷型内

酯 类 （ eudesmane ） 和 吉 马 烷 型 内 酯 类

（germacrane），目前已分离鉴定的倍半萜类化合物

见表 1 和图 1。 

表 1  菊苣中倍半萜类成分 

Table 1  Sesquiterpenes in Cichorii Herba 

类型 序号 化合物名称 来源部位 参考文献

1 山莴苣素（lactucin） 全草 7-9 

2 山莴苣苦素（lactucopicrin） 全草 8-10 

3 8-脱氧山莴苣素（8-deoxylactucin） 全草 8-9,11 

4 假还阳参苷 A（crepidiaside A） 根 8-9,12 

5 jacquinelin 叶 8-9 

6 11β,13-二氢山莴苣素（11β,13-dihydrolactucin） 全草 8-9 

7 11β,13-二氢山莴苣苦素（11β,13-dihydrolactucopicrin） 全草 6,8-9 

8 假还阳参苷 B（crepidiaside B） 全草 8-9 

9 菊苣萜苷 B（cichorioside B） 根 8-9 

10 山莴苣苦素甲酯（lactupicrin methyl ester） 全草 8-9,13 

11 3,4-二氢-15-脱氢山莴苣苦素（3,4-dihydro-15-dehydrolactucopicrin） 全草 8-9 

12 cichopumilide 根 8-9 

13 11β,13-dihydrocichopumilide 根 8-9 

愈创木烷型内酯类 

14 ixerisoside D 根 8-9 

15 菊苣内酯 A（cichoriolide A） 根 8-9 

16 苦苣菜苷 C 苷元（sonchuside C aglycone） 根 8-9,14 

17 菊苣萜苷 A（cichorioside A） 根 8-9 

18 苦苣菜苷 C（sonchuside C） 根 8-9 

19 木兰属内酯（magnolialide） 根 8-9,15 

20 artesin 根 8-9,16 

21 木兰属内酯葡萄糖苷（magnolialide glycoside） 根 8-9 

桉烷型内酯类 

22 artesin glycoside 根 8-9 

23 苦苣菜苷 A（sonchuside A） 根 8-9 

24 菊苣萜苷 A（cichorioside C） 根 8-9,17 

吉马烷型内酯类 

25 毛连菜苷 B（picriside B） 根 8-9 

 

1.2.2  三萜类  目前，从菊苣中发现的三萜类化合

物主要有乙酸降香萜烯醇酯（26）、α-香树脂醇（27）、
蒲公英萜酮（28）、伪蒲公英甾醇（29）等[18]，其

结构见图 2。 

1.3  黄酮类化合物 

黄酮类化合物广泛分布于植物界，在菊苣地上

部分也发现了黄酮类化合物（30～36），主要包括黄

酮类和黄酮醇类[19-22]。另外，在菊苣根部发现了山

柰酚（37）。高华杰等[23]研究发现菊苣的变种结球

红菊苣 Cichorium intybus var. foliosum Hegi. 的鲜艳

花瓣中含 4 种主要花色苷成分，分别为矢车菊素- 

3-O-葡萄糖苷（38）、矢车菊素-3-丙二酰半乳糖苷

（39）、矢车菊素-3-丙二酰葡萄糖苷（40）[24]、矢车

菊素-3-琥珀酰葡萄糖苷（41），其中化合物 40 量最

高，占花色苷总量的 82.01%。目前从菊苣中分离鉴

定的黄酮类化合物及其结构见图 3 和表 2。 

1.4  酚酸类化合物 

菊苣常被作为咖啡的替代品，主要与其含有酚

酸类成分有关。据报道，菊苣中的酚酸类成分主要

为咖啡酸衍生物，其中菊苣酸（43）量最高，另外 



中草药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第 47 卷 第 4 期 2016 年 2 月 

   

·682· 

OR1
O

O

R2

O

 

O

O

O

R2

OR1

 

O

X

O

RO

 
O

X

O

OR

 

1 R1 = H, R2 = OH 

2 R1 = H, R2 = A 

3 R1 = H, R2 = H 

4 R1 = Glc, R2 = H 

5 R1 = H, R2 = H 

6 R1 = H, R2 = OH 

7 R1 = H, R2 = A 

8 R1 = Glc, R2 = H 

9 R1 = Glc, R2 = OH 

15 R = H, X = CH2 

16 R = H, X = H, α-Me 

17 R = Glc, X = CH2 

18 R = Glc, X = H, α-Me 

19 R = H, X = CH2 

20 R = H, X = H, α-Me 

21 R = Glc, X = CH2 

22 R = Glc, X = H, α-Me 

O

O

A

O
OH

OH

 

 

OHC O

O

O

A

 

O

O

OH

X

 

O

O

OGlc

 

10 11 12 X = CH2 

13 X = H, α-Me 

14 

O
O

GlcO

R

 
O

OGlcO  

25 23 R = H 

24 R = OH  

A= OHOCOH2C
 

图 1  菊苣中倍半萜类化合物的化学结构 

Fig. 1  Chemical structures of sesquiterpenoids in Cichorii Her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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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菊苣三萜类化合物的化学结构 

Fig. 2  Chemical structures of triterpenoids in Cichorii Her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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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菊苣中黄酮类化合物母核结构 

Fig. 3  Skeletons of flavonoids in C. intybus and C. intybus 
var. foliosum 

还有咖啡酸（42）、单咖啡酰酒石酸（44）、绿原酸

（45）、3,5-二咖啡酰奎宁酸（46）、4,5-二咖啡酰奎

宁酸（47）等[25-27]，其结构见图 4。 

1.5  苯丙素类成分 

菊苣中含有常见的苯丙素类化合物，如香

豆素（48）、伞形花内酯（49）、秦皮乙素（50）、
秦皮甲素（51）、野莴苣苷（52）、东莨菪内酯

（53）[28]。Malarz 等 [26]从带须根的菊苣根中分离

出 1 个新的木脂素苷，经鉴定为 (7S,8R)-3′-去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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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菊苣中黄酮类化合物 

Table 2  Flavonoids in Cichorii Herba 

取代基 
序号 化合物名称 母核

R1 R2 R3 R4

30 芹菜素（apigenin） I H H H H 

31 芹菜素-7-O-阿拉伯糖苷（apigenin-7-O-arabinoside） I H Ara H H 

32 木犀草素-7-O-葡萄糖苷（luteolin-7-O-glucoside） I H Glc H OH

33 槲皮素（quercetin） I OH H H OH

34 槲皮素-3-O-半乳糖苷（quercetin-3-O-galactoside） I OGal H H OH

35 槲皮素-3-O-鼠李糖苷（quercetin-3-O-rhamnoside） I ORha H H OH

36 异高山黄芩素（isoscutellarein） I H H OH H 

37 山柰酚（kaempferol） I OH H H H 

38 矢车菊素-3-O-葡萄糖苷（cyanidin-3-O-glucoside） II OGlc H H OH

39 矢车菊素-3-丙二酰半乳糖苷（cyanidin-3-O-malonyl-galactoside） II O-malonyl-Gal H H OH

40 矢车菊素-3-丙二酰葡萄糖苷（cyanidin-3-O-malonyl-glucoside） II O-malonyl-Glc H H OH

41 矢车菊素-3-琥珀酰葡萄糖苷（cyanidin-3-O-succinyl-glucoside） II O-succinyl-Glc H 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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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菊苣中酚酸类成分 

Fig. 4  Main phenols in Cichorii Herba 

基-去氢二松柏醇-3′-O-β-吡喃葡萄糖苷（54）。Kisiel

等[29]用甲醇完全提取菊苣叶片冻干愈伤组织，得到紫

丁 香 苷 （ 55 ） 及 其 蜂 胶 木 脂 素 类 衍 生 物

4α-4′-O-hydroxysyring-aresinol （ 56 ）、 4α-hydroxy- 

syringaresinol-4′-O-β-glucopyranosides （ 57 ）、 4β- 

hydroxysyringaresinol-4′-O-β-glucopyranosides（58）和

4 氧代丁香脂素葡萄糖苷（59）等[30]，其结构见图 5。 

1.6  其他成分 

从菊苣中还检测到多种脂肪酸如棕榈酸、硬脂

酸、油酸及其他多种挥发性成分[31-32]。此外，菊苣

中还含有双乙酰-β-戊烷二酮、糠醛、5-羟甲基糠醛、

麦芽酚、甲基呋喃醇、乙酸丙酮酸、乳酸糖和

2,3,4,9-四氢-1H-吡啶并-(3,4b)-吲哚-3-羧酸[33-34]。其

他成分还有戊乙醛、橙黄胡椒酰胺、对羟基苯乙酸

甲酯、2-乙酰基吡咯、4-乙酰基吡咯、香草醛等[35-36]。

菊苣叶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B1、B2、C 和胡萝

卜素[37]以及钙、镁、钠、钾、铁、锌和锰等金属

元素[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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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菊苣苯丙素类化合物 

Fig. 5  Main phenylpropanoids in Cichorii Herba 

2  药理活性 

2.1  保肝活性 

现代药理学研究证明，菊苣具有显著的保肝活

性。Heibatollah 等[39]研究发现菊苣地上部分 50%乙

醇提取物对四氯化碳（CCl4）诱导的肝损伤大鼠具

有保肝作用。Saggu 等[40]通过检验肝细胞增殖细胞核

抗原 PCNA 和 DNA 片段，探究菊苣果实甲醇提取物

对 4-叔辛基酚诱导的肝损伤雄性大鼠的改善作用，

证实菊苣果实提取物能显著降低 4-叔辛基酚对肝脏

的毒性。此外，通过对过氧化氢诱导的毒性 HepG2

细胞系进行测试，发现菊苣叶黄酮提取物可使细胞

损伤恢复，并呈现浓度依赖性，推测菊苣黄酮类化

合物可能是其发挥肝保护作用的有效成分[41-42]。 

Zafar 等[43]考察菊苣根和根愈伤组织水提取物

对 CCl4 诱导的肝损伤大鼠的抗肝毒性作用，发现 2

种提取物均可使 CCl4 处理动物的相关血清酶活性

大大减少，后者效果更突出。秦冬梅等[44]通过观察

模型动物的肝脏、脾脏指数，相关血清酶活性水平

和肝脏病理组织学变化等指标，验证菊苣根提取物

中脂溶性成分和水溶性成分对化学性或酒精性肝损

伤均具有显著的保护作用。 

另有研究表明，菊苣 50%乙醇提取物的保肝作

用机制可能是其显著的抗氧化活性，同时预防肝细

胞抗氧化物质的耗尽，防止脂质过氧化，从而防止

其 DNA 损伤。此外，菊苣根提取物可加速磷脂合

成，加快肝细胞修复速度[45]。 

2.2  抗菌活性 

菊苣地上部分和根提取物具有显著的抗菌活

性。Rani 等[46]运用纸片扩散法发现菊苣叶的甲醇提

取物对伤寒沙门氏菌具有中度的抗菌活性。通过体

外琼脂扩散法对菊苣根提取物的抑菌活性进行研

究，发现菊苣根醋酸乙酯提取物比其他溶剂提取物

表现出更强的抑菌活性，该提取物对枯草芽孢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伤寒沙门氏菌的抑制作用强于藤

黄微球菌和大肠杆菌[47-48]。 

菊苣根提取物还有很强的抗真菌活性。徐雅梅

等[49]发现菊苣根乙醇和醋酸乙酯提取物均有一定

的抑制植物病原真菌和细菌活性，醋酸乙酯提取物

抗菌效果更佳。Koner 等[50]通过硅胶柱色谱得到的

菊苣根醋酸乙酯馏份具有抑制酵母和霉菌生长的活

性，但其正己烷提取物则无显著活性，表明其抗菌

成分应是其极性化合物。 

Mares 等[51]研究发现菊苣提取物可抑制动物和

人皮肤癣菌的生长，并从提取物中筛选出倍半萜内

酯类化合物山莴苣素（1）、山莴苣苦素（2）、8-脱

氧山莴苣素（3）和 11β,13-二氢山莴苣素（6）。Papetti

等[52]运用 HPLC-DAD-MS2 分析具有抗菌活性的菊

苣提取物，发现该提取物中含有大量有机酸成分，

这些成分可阻止导致牙龈炎、蛀牙的口腔病原体的

生长，具有干扰口腔病原菌形成生物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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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降糖活性 

Pushparaj 等[53]研究发现菊苣全草 80%乙醇提

取物能降低链脲佐菌素诱导的糖尿病模型大鼠的肝

葡萄糖-6-磷酸酶活性，从而降低肝葡萄糖的产生，

口服葡萄糖耐量实验显示，菊苣提取物在剂量为

125 mg/kg 时降血糖作用最强。 

咖啡酸和绿原酸（CGA）是单咖啡酰酯，为潜

在的抗糖尿病先导化合物。Tousch 等[54]报道了从菊

苣中分离纯化的二咖啡酰菊苣酸（CRA）对葡萄糖

摄取和胰岛素分泌的影响，结果表明 CRA 和 CGA

能增加 L6 肌细胞葡萄糖的吸收，同时刺激 INS-1E

细胞和大鼠胰岛细胞分泌胰岛素。膜片钳研究表明，

CRA 和 CGA 并不是通过关闭 ATP 敏感性钾通道

（KATP 通道）来发挥降血糖作用，说明降血糖机制

不同于磺脲类药物。另有研究发现[55]，菊苣提取物

对葡萄糖摄取有促进作用，该作用源于其对肌肉葡

萄糖摄取的外周效应，而非同 CGA 一样产生对肝

葡萄糖-6-磷酸酶的抑制作用。 

Muthusamy 等[56-57]运用放射性标记的葡萄糖摄

取和脂质的积累检测分析菊苣叶甲醇提取物

（CME）对葡萄糖转运和 3T3-L1 脂肪细胞分化的影

响，验证了 CME 中的鞣酸成分可通过抑制蛋白质

酪氨酸磷酸酶 1B（PTP1B）而降低血糖水平，而对

于非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不能诱导 3T3-L1 脂肪细

胞合成脂肪，同时发现CGA与CME存在协同效应。 

2.4  调血脂和抗高尿酸血症活性 

鲁友均等[58]研究了菊苣根水提物和菊粉对血

清脂质、蛋黄三酰甘油和胆固醇的影响，结果显示

菊苣提取物和菊粉均具有调血脂活性，且前者活性

更强；此外还发现菊苣根水提物还具有降低蛋黄三

酰甘油和胆固醇的作用。张泽生等[59]研究发现菊苣

仔根水提物和 75%乙醇提取物对高脂血症仓鼠血脂

水平均具有调节作用，并能抑制脂质过氧化。其中

乙醇提物降低总胆固醇、三酰甘油水平的效果略优

于水提物，而水提物对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的

升高作用更加明显。 

孔悦等[60-61]观察菊苣提取物对高尿酸、高三酰

甘油血症鹌鹑血脂、血尿酸的影响，结果显示菊苣

提取物能显著降低模型动物血清中的尿酸和三酰甘

油水平，提示菊苣提取物具有调血脂和降尿酸的功

能，对高尿酸高三酰甘油血症具有较好的调节作用，

但是对胆固醇水平没有明显影响。此外，萨翼等[62]

还发现高、中剂量的菊苣提取物能降低血清黄嘌呤

氧化酶活性。 

菊苣提取物可显著降低高三酰甘油、高尿酸并

高血糖交互紊乱大鼠的血清三酰甘油、尿酸、血糖

水平，其作用机制与抑制脂肪酸合成酶及血清黄嘌

呤氧化酶活性、增加血清胰岛素有关[63]。李慧等[64]

研究发现，菊苣有效组分可显著降低由高血糖引发

的血清三酰甘油、尿酸、血糖升高，其作用机制可

能是通过降低肝脏脂肪酸合成酶活性和血清游离脂

肪酸水平，并升高心肌脂蛋白脂酶和肝脏肝脂酶活

性来达到综合调节脂、糖、尿酸交互紊乱的作用。

黄胜男等[65]研究发现菊苣能有效降低高尿酸血症

模型鹌鹑尿酸水平，可能与其降低尿酸代谢酶 5'-

核苷酸酶、腺苷脱氨酶、嘌呤核苷磷酸化酶、鸟嘌

呤脱氨酶、黄嘌呤氧化酶的活性有关。朱春胜等[66]

对菊苣降尿酸作用进行了谱效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菊苣地上部分具有较好的降尿酸药效，其中,绿原酸、

菊苣酸等化合物对降尿酸药效的贡献度较大。 

另外，林志健等[67]证实菊苣提取物可明显改善

由高嘌呤饮食引发的高尿酸血症及腹型肥胖，其作

用机制可能是通过降低肝脏乙酰辅酶 A 羧化酶、脂

肪酸合成酶及黄嘌吟氧化酶活性，从而发挥综合调

节尿酸及腹部脂肪堆积的作用。 

2.5  抗氧化和抗炎活性 

菊苣根、茎叶和种子含有不同的抗氧化成分[68]。

研究表明，菊苣叶的甲醇提取物对 1,1-二苯基-2-

三硝基苯肼（DPPH）具有较高的清除能力，其 IC50

值为 67.2 μg/mL[38]。 

Minaiyan 等[69]用不同剂量的菊苣根和地上部

分的 70%乙醇提取物分别处理胰腺炎雄性小鼠，考

察结果显示 iv 和 ig 菊苣提取物均能有效降低小鼠

体内淀粉酶和脂肪酶水平，且能减少炎症特征，证

实菊苣提取物能有效防止实验性急性胰腺炎。 

2.6  其他活性 

2.6.1  杀虫作用  Mansour 等[31]分别用石油醚、氯

仿、醋酸乙酯和甲醇连续提取菊苣全草药材粉末，

毒性筛选结果显示石油醚和氯仿提取物对蚊幼虫、

成虫和家蝇具有高效杀除能力。孙娈姿等[70-71]采用

冷浸和超声波提取相结合的方法，分别获得了菊苣

叶片醋酸乙酯、乙醚和石油醚提取物，应用饲喂称

重法及叶碟法研究 3 种提取物对黏虫幼虫生长发育

的影响及拒食效应，结果表明 3 种提取物对黏虫均

有抑制生长发育及致死作用，其中醋酸乙酯提取物

活性最强。Molan 等[72]考察从菊苣中提取的缩合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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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和倍半萜苷内酯粗品对体外 1 级和 3 级鹿肺线虫

幼虫以及 3 级消化道线虫运动的作用，发现缩合鞣

质对所有实验幼虫均有较强抑制活性，而倍半萜苷

内酯对胃液中 3 级线虫幼虫的运动具有选择性抑制

作用，这些次生代谢物的活性解释了菊苣能减少寄

生虫的原因。 

2.6.2  镇痛镇静作用  Wesołowska 等[73]研究发现，

菊苣具有苦味的倍半萜内酯山莴苣素（1）及其衍生

物山莴苣苦素（2）和 11β,13-二氢山莴苣素（6）对

小鼠有镇痛和镇静作用，其中山莴苣苦素镇痛效果

最强，山莴苣素和山莴苣苦素在小鼠自发活动实验

中也表现出了镇静作用。 

2.6.3  促进伤口愈合  在土耳其民间菊苣被用于医

治伤口愈合。Süntar 等[74]研究表明，菊苣的甲醇提

取物显示促进伤口愈合的作用，β-谷甾醇被认为是

其活性成分，其作用机制可能是由于其显著的抗炎

和抗氧化作用，以及对透明质酸酶和胶原酶的抑制

作用。 

2.6.4  提高免疫功能  Kim 等[75]研究表明，菊苣乙醇

提取物不仅可显著增加乙醇中毒小鼠循环系统中白

细胞的数量和相关器官肝脏、脾脏、胸腺的相对质量，

还可显著增加小鼠迟发型超敏反应，吞噬活性、自然

杀伤细胞活性和细胞增殖以及 γ干扰素的分泌，证实

菊苣乙醇提取物可以阻止或恢复乙醇诱导的动物免

疫毒性。此外，菊苣中酚酸衍生物和倍半萜类化合物

被证明可诱导解毒酶对抗某些癌细胞[76]。陈瑞奇等[77]

观察菊苣酸（43）具有诱导人急性髓系白血病细胞株

HL-60 凋亡的作用，发现其能呈浓度依赖性地降低

HL-60 细胞增殖活性和促进细胞凋亡，并增强

caspase-3 活性和下调 Bcl-2 蛋白表达。 

3  展望 

菊苣中含有丰富的生物活性成分，其传统的功

效经过现代药理学的科学评价正逐渐被证实和挖

掘。菊苣具有丰富的药理活性，如肝脏保护、抗炎、

抗糖尿病、抗高尿酸血症等作用，与其含有多种化

学成分如黄酮类、萜类、酚酸类化合物密切相关。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关于菊苣的化学成分和药理

活性已有较多文献报道，然而由于临床试验设计的局

限性，它对人体健康有益的真实原因还不明确，如菊

苣降血糖和抗高尿酸血症机制值得进一步研究。针对

菊苣的药理作用研究，目前的研究多停留在粗提物

上，对其具体的药效物质基础研究还不够深入，未来

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明确菊苣各粗提物的化学成

分组成，挖掘具有确切生物活性的药效物质。此外，

目前的研究多集中在菊苣传统主治功效方面，对于其

相关的副作用或毒性研究还有待开展。 

目前，菊苣开发出来的相关产品有以菊苣减肥

茶为代表的保健饮品、菊苣饼干、菊苣猴头菇片等，

随着菊苣越来越多治疗效果的科学证据被发现，菊

苣相关产品及产业化会具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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